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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高校旅游和酒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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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是旅游高等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本研究检验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高

校旅游和酒店专业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并探索学生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以及大五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数据显

示，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正向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学生数字素养中介了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尽责性

特质增强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业表现的影响。本研究对于旅游高等院校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教学

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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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在旅游高等教育的广泛应用，旅游课

堂教学的数字化发展和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并成为

旅游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时代，旅游

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亟须懂旅游专业知识又

懂数字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旅游高等院校应推动教学

模式的数字化升级，以数字技术嵌入和创新升级导向的

人才培养机制赋能旅游人才培养。其中，旅游高等院校

教师具备数字教学能力是旅游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

提，具体表现为教师高效运用数字技术和工具来创新教

学模式、实施数字教学、改进教学评估方式、提升科研

水平并促进专业发展[1]。因此，数字教学能力是数字化

时代旅游高等院校教师应当具备的基础能力，也是推进

旅游教学数字化变革的重点所在。

教师数字教学能力被认为能提升学生学业表现，但

前人研究主要从思辨性的视角论述。有研究定量检验教

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但结果显示二

者没有显著因果关系[2]。这表明，二者关系存在着复杂

中介或调节因素，有待于从更多检验。数字素养是指

学生创新和批判性地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的能力[3]，表

现为在学习中运用数字技术处理大量信息、解决复杂问

题、开展有效沟通以及发挥创造性，它是数字教学模式

有效实施的基础，也是发挥数字教学有效性的重要依

托[4]。但是，这一潜在中介机制未得到检验。教师数字

教学模式的成效更与学生的人格特质相关。大五人格模

型是人格特质的通用模型，包括宜人性、经验开放性、

外倾性、尽责性和神经质五个维度，并对学生学业表

现有显著影响[5-6]，但在数字教学情境下的作用缺乏讨

论。综上，本研究旨在检验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旅游和

酒店专业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并检验数字素养的中介

作用及大五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教学能力

数字教学能力包括系列技能、知识和态度，教师

需通过设计和采用适应数字环境的教学实践来促进学

生学习[7]。学者不同视角建构了数字教学能力模型。如

Falloon从教师个人视角将数字教学能力划分成个人道

德和个人专业能力[8]。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基于教

师和学生视角提出了由职业参与、数字资源、数字教

学、数字评估、学生授权和学生数字能力促进的六维度

框架[9]。本研究基于该框架来评估教师数字教学能力。

职业参与表现为教师使用数字技术改进教学方式以

及与他人进行专业互动。数字资源涉及数字教学资源的

识别、制作和选择。数字教学是指教师依据教学过程和

阶段设计、计划和使用数字技术，并以学生为中心。数

字评估是指使用数字技术评估和改进教学过程。学生赋

权表现为利用数字技术为学生提供匹配其能力和兴趣的

学习活动。学生数字能力促进强调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数

字能力。数字教学能力强调教师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

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为学生提供丰富、生动和个性

化的学习体验，这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业表现[2][10-11]。数

字教学能力更强调教师根据学生能力、兴趣和需求制定

教学计划和内容，并提供反馈和个性化指导，这将提高

其学业表现。提出假设：

H1：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正向影响学生学业表现

（二）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被定义成使用数字技术以及理解和解读数

据的能力[12]。大学生数字素养是其在学习中有效运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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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识别、理解、交流、分析信息、解决问题，并具

备安全意识和文化素质的综合能力[3]。徐国兴等建构了

大学生数字素养的陀螺模型，是包括多元知识、个性特

质、态度动机、实践技能和道德伦理的能力体系[13]。大

学生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高校、教师、学生和

数字技术等因素[14]。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具有促进教师

数字能力和学生数字素养的双重价值[1]。教师数字教学

能力，如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管

理、鼓励学生采用数字工具，能提高学生数字素养。因

此，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正向影响学生数字素养。根据社

会学习理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模范者的态度、价值观

和行为实现习得过程[15]。教师数字导向教学实践为学生

树立了示范，能引导学生提升数字素养。提出假设：

H2：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正向影响学生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是有效在线学习的先决条件，有助于提高

学生在数字环境下的学习表现[16]。高数字素养意味着学

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高效识别、理解、组织和分析学

习信息，具备良好的信息获取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并有高学业表现。学生数字素养被证实对

学习成果有积极作用[12，16]。此外，高数字素养学生在数

字教学情境下具备高学习自我效能感，数字素养缺乏的

学生的在线学习动机和表现较弱[17-18]。因此，在数字导

向教学情境下，高数字素养学生能更好运用数字工具、

适应数字教学方式、参与数字教学活动，并有良好学业

表现。提出假设：

H3：学生数字素养正向影响学业表现

H4：学生数字素养中介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业表

现的影响

（三）大五人格特质

大五人格模型由宜人性、经验开放性、外倾性、尽

责性和神经质五个基本单元组成[5][6]。宜人性描述了个

体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经验开放性表示富有想象

力和好奇心，对新事物有较强适应性。外倾性反映了个

体在社交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责性代表了高效、可

靠、有责任心，尽责性个体成就动机强。神经质反映了

个体情绪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常处于焦虑、担忧、惶

恐和不安全感的状态中。

大五人格对学生学业表现具有预测作用，且不同维

度的作用有差异。Conor等基于元分析表明，尽责性的

预测作用最强，宜人性的预测作用最弱，神经质与学业

表现具有负相关，经验开放性和外倾性与学业表现的关

系不稳定[5]。李艳证实大五人格特质在专业兴趣吻合度

与学生成绩的关系间有调节作用[19]。在数字导向教学情

境下，高宜人性学生能与教师同学形成良好人际关系，

高经验开放性学生愿意尝试新的学习工具、对于数字教

学设计有较强适应性，外向学生会积极利用数字平台与

教师和同学协作和沟通，高尽责性表现为学生在数字学

习中有条理、有计划、有组织。这些积极人格特质促使

学生积极应对数字教学中的挑战、并从中受益，能有更

高学业表现。神经质强的学生容易焦虑和紧张，对数字

化教学的适应性较弱，从而降低学业表现。提出假设：

H5：大五人格特质调节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

现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数字教学能力测量参考Nebot等的研究，数字素养

测量采用Dalgıç等的量表，学业表现的测量参考Bawack

等的研究，大五人格采用Lang等的简版量表。本研究通

过对某旅游高等院校学生的预调研来评估测量量表的信

效度，回收问卷205份。数据显示，数字教学能力、数

字素养、学业表现和人格特质的Cronbach’s α均大于

0.7，表明问卷有良好信度。正式调研采用便利抽样，

在2024年2月调查福建、河南、贵州、江西、浙江和湖

北等地七个高等院校旅游和酒店专业学生，回收问卷

521份，有效488份。女性占比69.3%；20-21岁的学生最

多，为43.9%；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基本一致；93.9%的

学生为境内生。

四、数据结论

（一）信效度分析

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评估其信效度。数

据拟合情况达到推荐标准，χ2/df小于5，RMSEA小于

0.08，SRMR小于0.08，CFI、NFI、IFI和TLI大于0.9。

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题项的因子载荷

大于0.5，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值大于0.5、组合信度大

于0.8，表明各变量有良好聚合效度。除神经质外，各

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有区分效度。

（二）假设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直接和中介效应。教师数

字教学能力正向影响学生数字素养（β=0.720）和学

业表现（β=0.194），学生数字素养正向影响学业表

现（β=0.635），因此H1-H3得到支持。学生数字素

养部分中介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业表现的影响，

中介效应值为0.457（CI：0.340-0.616），H4得到支

持。

采用SPSS检验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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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变量后显示，外倾性（β=-0.002）、宜人性

（β=0.028）、神经质（β=-0.031）、经验开放性

（β=0.016）与数字教学能力的交互项对学业表现没有

显著影响，尽责性与数字教学能力的交互项对学业表现

有显著影响（β=0.082）。相较于低尽责性学生，教师

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针对高尽责性学生

显著增加。由此，尽责性增强了二者关系，H5得到部分

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正向影响，且

其有效性的发挥是建立在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基础上，

是教学数字化升级有效推进的基础，从而促进学生学业

表现。尽责性特质调节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

业表现的正向影响。高尽责性的学生自律、专注、有计

划，在数字教学情境中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成就动机，从

而有高学业表现。

（二）理论启示

本研究定量检验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

现的影响作用，并建构了一种新的中介机制来阐述二者

的影响关系，丰富并拓展了数字教学能力作用机制的实

证研究。此外，本研究在数字教学情境中识别了大五人

格特质模型的调节作用，拓展了对数字教学能力的理论

探索和实证研究，为分析数字教学能力的影响效应提供

了新的边界条件，并为今后的数字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

见解。

（三）教改启示

旅游高等院校应当从职业参与、数字资源、数字教

学、数字评估、学生授权和学生数字能力促进等方面探

索教师数字教学能力的培养策略。针对职业参与，院校

应推出培训专题帮助教师掌握数字教学工具，鼓励教

师积极使用数字技术与学生和同事交流互动。针对数字

资源，院校需要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数字教学资源，并为

教师准备、创建和分享教学资源提供技术和平台支持。

针对数字教学，院校应鼓励教师尝试多种数字教学方

法，如虚拟仿真、混合式教学等，提高学生参与度。针

对数字评估，院校应当引导教师利用数字工具评估学生

表现，提高评估准确性。针对学生授权，院校需要引导

教师关注学生个性化需求，发挥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能

动性。针对学生数字能力促进，院校需要促进教师教学

理念的数字化转型，将培养学生的数字能力作为重要目

标。

教师应当将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纳入数字教学活动和

课程设计中，从能力习得、能力渐进和能力跃迁三个阶

段逐步培养。在习得阶段，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

生学习数字工具的应用、数字内容的创作、数字资源的

搜索，并通过提供反馈和指导来帮助学生应用数字工具

完成任务。在渐进阶段，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

的数字教学项目，并鼓励学生通过团队沟通和小组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引导他们通过自主研究和自主摸索来提

高数字技能。在能跃迁阶段，教师可以将创新创业竞赛

和产业前沿项目引入课程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探索和

使用新兴数字技术来设计数字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高

阶创新思维和数字应用能力。

教师应当全面审视学生人格特质在数字化教学中的

关键角色，鼓励学生有条理、有计划、有组织的参与数

字教学活动，并培养学生的责任心、自律能力和成就需

求。在数字教学实践与课程设计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制

四、数据结论

（一）信效度分析

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评估其信效度。数据拟合情况达到推荐标准，χ2/df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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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均大于 0.7，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 0.5，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值大于 0.5、组合信度大于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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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457（CI: 0.340-0.616），H4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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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性（β=0.028）、神经质（β=-0.031）、经验开放性（β=0.016）与数字教学能力的交互

项对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影响，尽责性与数字教学能力的交互项对学业表现有显著影响

（β=0.082）。相较于低尽责性学生，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针对于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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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学习计划，建立良好学习习惯、自律能力和自主管理

能力，确保学生能有序、高效开展数字化学习。教师可

通过设置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他们的成就需求，

引导他们在追求成就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能力和学业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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